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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Ａ．Ｓ．帕特里奇是当代澳大利亚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长篇处女作《黑岩白城》因其精彩纷呈的心理
意识流、晦涩含混的修辞、丰富娴熟的语言暴力等现代性书写特质斩获２０１６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黑岩白城》富于
现代性的书写特质彰显出作家深厚的语言驾驭能力与现代性文学造诣，更凸显出作家对墨尔本都市离散族裔现代性危

机的深层关注，小说以深刻的现代性反思展现了澳大利亚离散族裔面临的多元文化陷阱、女性生存困境以及信任缺失等

现代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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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Ｓ．帕特里奇（Ａ．Ｓ．Ｐａｔｒｉｃ＇，１９７２－）是当代澳
大利亚新生代作家的杰出代表。２０１５年，他的首
部长篇小说《黑岩白城》（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ＷｈｉｔｅＣｉｔｙ）
因其对墨尔本离散族裔现代性生存危机的深刻揭

示而斩获２０１６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作家本人
也因此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大师级的作家”①。

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指作家对某个特

殊历史阶段社会风貌的心理反射，“这个历史阶

段异乎寻常地充满着变化和危机，它本身预示着

不祥和混乱”②，在急剧动荡的时局中，往往采用

“高度抽象的、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展现社会危

机”③，表达自我怀疑和自我焦虑的不安意识。小

说《黑岩白城》意识流的高超叠加、独特细腻的心

理描写、卡夫卡式的精准和含混表述使得小说现

代性内涵丰富，表达了作家对当代澳大利亚离散

族裔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的关注。本文中的现代性

危机指作家帕特里奇以极具穿透力的视野，以大

量隐晦和复杂修辞扫视了当代墨尔本离散族裔生

存面临的重重现代性危机。小说《黑岩白城》以

大胆自信、晦涩含混的现代性语言，字字珠玑地展

现了墨尔本离散族裔面临的多元文化陷阱、女性

生存困境与人际信任缺失等现代性危机。

一　多元文化陷阱的现代性危机
离散族裔④在多元文化墨尔本的重重现代性

危机是小说《黑岩白城》承载的一个重要思想主

题。小说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欧战争为背景，将
因为战争而来到澳大利亚的难民的现实生存融入

到时代洪流进行现代性思考，揭示他们无奈又无

助的生存困境，展现他们在所谓多元文化典范墨

尔本面临的现代性生存危机。这一客观存在却又

无边无形的现代性危机其实是最难言说的，但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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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奇借助含混、晦涩、双关、意识流等丰富的现

代性技巧，巧妙地传递出“世界各国移民在多元

文化的澳大利亚”被“盎格鲁－凯尔特主流文化同
化，（从而）抛弃自己语言与文化”①的文化危机。

帕特里奇炉火纯青的现代性语言展示了他深厚的

现代主义文学造诣，有着现代派经典作家的从容

与自信，将主人公约万夫妇等离散族裔在多元文

化墨尔本倍感焦虑和压抑的现代性危机和盘

托出。

首先，《黑岩白城》以大量晦涩的现代性修辞

表达了离散族裔在多元文化墨尔本的含混身份危

机。小说主人公约万是一个土耳其血统的东欧

人，“他的肤色在盎格鲁－澳大利亚人看来很奇
怪”。不过，谁能想象，这个在墨尔本郊区医院做

清洁工的他曾经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文学教授、出

版过两个诗集的“卓越诗人”呢？到了墨尔本之

后“他再也不写诗了”，尽管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

奔涌出极具现代性特征的意识流诗。小说中令人

不知所以的含混辞藻俯拾皆是，处处凸显离散族

裔的含混身份危机。由于现代派作家一般“不可

能，也不愿意将隐含在语言中的复杂生命形式明

确表露”②，小说中，在一个爱尔兰人“银发”、主人

公约万和心理学博士狄更斯的三人对话情节中，

爱尔兰人“银发”用“蓝色天空下的一轮圆月，我

用眼睛将它锤进去。就是那个大钉子的头”③这

样含混晦涩的表述，极为传神地揭示出离散族裔

在墨尔本所谓多元文化空间下的现代性困惑与迷

茫。离散族裔身份让他们切身感悟到墨尔本的多

元文化依然是“白人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只不

过是白人优越论的另一个更加高端的假象”④罢

了，他们内心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和不堪，只能借

助诸如“一轮圆月正在下雨，雨水打湿了我的脸，

可我并没有哭”的含混晦涩语句表达。

其次，离散族裔在澳大利亚往往从事着最底

层、最低端的体力劳动，面临着含混身份危机之外

的职业危机。原本是大学教授的约万来到墨尔本

后在医院清洁楼道，原本在大学教授写作的约万

妻子苏珊娜则依靠给别人家做饭、打扫卫生谋生。

希腊裔的比尔曾对约万说，“谁能相信你是难民

呢，说起难民，应该是黑皮肤、棕色皮肤和亚洲人。

他们营养不良，身材瘦小，瘦骨嶙峋”，对此，约万

有口不能辩，只是陷入“上帝的光不会映照居住

在无人区地下世界的约万们身上。尽管他读了很

多弗洛伊德、拉康、米勒和荣格等人的心理学著

作”，也从心理上默默接纳自己作为东欧战争难

民的种种无助，但这种无助最终让他对“余生每

一天都充满恐惧”，时常有着将“卧轨当枕头”，耳

边总是“模糊响着即将到来的毁灭声”的末日错

觉。约万夫妇、爱尔兰裔“银发”、希腊裔比尔等

离散族裔在墨尔本大都从事着医院门房、清洁工、

家庭保姆、钟点工等社会最底层工作，而澳大利亚

“社会名流、知识精英、商界政界名人大部分都是

英国裔”⑤。巨大的职业错位与强烈职业反差让

约万无限感慨：“人生总有一天会感到无助。无

助在我们生命早期就酝酿形成了，这个世界总是

以它应该和不应该的方式运转着。”因而，他时常

感到涂鸦博士（ＤｒＧｒａｆｆｉｔｏ）跟他说“将代表‘黑
岩’的墨尔本埋入‘白城’贝尔格莱德的讽刺与荒

诞”，现实分明是来自“白城”贝尔格莱德的离散

族裔深陷多元文化墨尔本的“黑岩”中，苦闷不

堪。在“黑岩”与“白城”的文化碰撞中，墨尔本所

标榜的“多元文化”与“族裔文化”格格不入、壁垒

森严、泾渭分明，“黑白融合”的职业平等只是遥

不可及的梦。

最后，离散族裔面临着生存荒诞与无助的现

代性“虚无”危机。小说中俯拾皆是的暴力、含

混、晦涩语言有着多重现代性所指，增强了现代性

危机叙事效果，也是离散族裔探求人生意义往往

无功而返的现代性隐喻。无论是“约万知道他自

己总是想得很多。但谁又知道一个疯子整天在想

什么呢？没人愿意那么做”的意识流，还是“约万

和他的妻子都不确定此生的生存价值，倒是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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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的感觉”的人生虚无感都让约万觉得在墨尔

本街头找寻在别人家做清洁工的妻子“就像一个

史诗，是余生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这种找寻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永远在路上”，让他感到人生

关于“生命、人道和世界”意义的不断探寻就像他

对妻子“余生每日史诗般的找寻”一样虚无缥缈，

充满现代性荒诞。

《黑岩白城》通过现代性语言将离散族裔在

多元文化生存的含混、虚无感倾箱倒箧。这些现

代性特质的语言符号传递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

现代性危机，传递出离散族裔群体在多元文化墨

尔本生存的现代性焦虑与不安，这种焦虑与不确

定性具有强烈的现实张力，如果说“所有多元文

化书写都是自传性的……反映了作者所属群体的

观点与态度”①，那么小说中离散族裔在自诩为多

元文化典范的墨尔本所经历的重重现代性危机无

疑就是两岁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奇本人

自身遭遇族裔身份困境的现代性表达。

二　离散女性的现代性危机
《黑岩白城》作为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自始至

终表达了对墨尔本离散族裔女性生存状况的现代

性反思。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高峰时期（１８８０—
１９２０）对应着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
说，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权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第一波女权主义运

动倡导女性解放，渴望成为理想中的“新女性”

（ＮｅｗＷｏｍｅｎ）②。然而，百年来这一梦想对于澳
大利亚离散族裔女性而言依旧遥不可及，离散族

裔和社会底层身份的双重属性使得墨尔本族裔女

性的“新女性”之路危机重重。小说《黑岩白城》

通过苏珊娜、眼科医生理查德女士、苏珊娜的朋

友———同样来自塞尔维亚的耶尔卡、医院护士莱

尼等离散族裔女性生存的现代性困境书写，反射

了当代澳大利亚族裔女性生存的现代性危机。

首先，在因战争成为难民来到墨尔本后，离散

族裔女性面临着现代性生存危机。小说主人公约

万的妻子苏珊娜，在随约万来到墨尔本后，因其社

会地位低下，生活中备受歧视。原本在贝尔格莱

德大学工作的她，现在得依靠在别人家做饭、打扫

卫生等钟点工作谋生；作为一个才识兼备的知识

女性，每天依靠在别人家刷锅洗碗做卫生的生活

让她清醒地看到可怕的家庭传统给她（女性）造

成的耗费和空虚。墨尔本社会各个角落的现代性

荒诞让她承受着诸多难以名状的心理危机。丈夫

约万与牙医塔米的暧昧关系、医院女尸身上的暴

力涂鸦等现代性丑陋与肮脏让她时常陷入“一阵

足以令人双眼模糊的雨水，渴望落到地面，永恒地

休息”的现代主义意识流。“迷糊了双眼的雨水”

显然是一个现代性隐喻，与后文中她描绘雇主库

尔塔斯的“他为何还要继续站在这里，难道他是

一个用胡子收集雨点的傻子”的含混句式一样，

都在倾倒她在墨尔本无处安顿、看不到未来的

“内心泪水”。当然，苏珊娜含混的心理意识流还

反映了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身份危机。小说中，

她时常困惑，“英语单词数字四的拼写是‘ｆｏｕｒ’，
而四十却是‘ｆｏｒｔｙ’，却不是‘ｆｏｕｒｔｙ’；数字九的拼
写是‘ｎｉｎｅ’，但刀（‘ｋｎｉｆｅ’）却不是‘ｎｉｆｅ’，字母
‘ｋ’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非要有呢？再比如，单
词剑（ｓｗｏｒｄ）中有“ｗ”，ｓｏｒｔ中为什么又没有‘ｗ’
呢？为什么哈勒姆（‘Ｈａｌｌａｍ’）中有两个“ｌ”，为
什么“丈鱼”（‘ｂａｒｒａｃｏｕｔａ’）中有两个‘ｒ’”。这
种关于英语单词拼写规则的现代性意识流，看似

琐碎日常，无聊至极，实质上反映了苏珊娜作为族

裔女性终日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百无聊赖和无所希

冀，在这样的百无聊赖之际，她看到了“澳大利亚

有着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的报道，进而发出“这

些数字深刻反映了彼此切断的人际社会的深层疾

病。我们的生存是如此含混”的感叹，让读者不

由得为族裔女性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深表担忧。

其次，澳大利亚族裔女性面临着现代性婚姻

危机。小说中，来自克罗地亚的女孩儿耶尔卡

（Ｙｅｌｋａ）对婚姻生活充满“童话故事般的含混”幻
想。一方面，作为年轻女孩儿，她渴望自己像灰姑

２５

①

②

Ｏｍｍｕｎｄｓｅｎ，Ｗｅｎｃ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Ｅｄｓ．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Ｂｉｒｎｓ＆ＲｅｂｅｃｃａＭｃＮｅｅｒ，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１９００．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ｄｅｎ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７，ｐ．７８．

这里说的新女性（“ＮｅｗＷｏｍａｎ”），主要是指那些追求经济独立，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对的性自由，能够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再
是家庭生育机器的现代主义女性，也就是，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女性的职业》中所说的那些没有“被扼杀在家庭中的天使”。Ｓｅｅ
Ｄｅｋｏｖｅｎ，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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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一样，有自己的水晶鞋，嫁给心目中的理想王

子；另一方面，现实中她与安特的婚姻却名实存

亡。正如萨特在《恶心》中深刻揭露的那样，一切

美好只存在于电影屏幕和舞台表演与高雅音乐

中，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荒诞不经，丑陋不堪

的，包括婚姻。耶尔卡与丈夫安特婚前是“朋友

中的朋友”，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坚信他们的婚

姻生活会幸福而持久。然而，婚后她发现丈夫安

特整天沉默寡言，每天吃完晚饭就出去玩斯诺克，

直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清晨才回来，尽管她想尽办

法让他回归家庭，但都无济于事。更具讽刺意味

和令耶尔卡心酸的是，她一个患了肠癌的邻居养

的吉娃娃宠物狗，会为主人的生病流泪，“她不禁

一阵苦笑，小小的宠物狗蕴藏着远超她所嫁男人

的情感”，最终这场“安特从没有让她轻松”的婚

姻生活变成了“令人迷失和没有爱”的生活，进而

让耶尔卡“根本不想了解生活的真相，因为我知

道，生活的真相就是荒诞”。

最后，墨尔本离散族裔女性面临着严峻的现

代性职业危机。小说不仅刻画了苏珊娜在墨尔本

与贝尔格莱德的巨大职业反差，也揭示了其她族

裔女性的职业危机。留学生佩耶希奇为了一门课

程竟在布拉科切维奇教授面前展现自己的曼妙身

姿，“表示愿意为他做一切”；对工作感到迷茫的

眼科医生理查德女士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火车站台

上跳轨自杀；医院年轻护士莱尼（Ｌｅｎｉ）的“并不
是她自我伤害唯一方式”的吸毒，朝公共汽车扔

打火机的夸张行为都不过是她们作为离散族裔女

性不知道如何“呼吸正常空气”的外在表现。这

些身处现代性危机的墨尔本年轻族裔女性，犹如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悲伤的年轻一代”
（“ＳａｄＹｏｕｎｇＭｅｎ”）一样，对生活颇为迷惘，普遍
陷入不知道未来在何方的现代性危机。

墨尔本郊区离散族裔女性，正如美国作家吉

尔曼（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ＰｅｒｋｉｎｓＧｉｌｍａｎ，１８６０—１９３５）现代
主义佳作《黄墙纸》中的无名氏女主人公终日生

活在“被恐惧支配”中一样，她们在向往自由、渴

望自由、追求自由的自我解放的现代性追寻中，最

终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帕特里奇不无焦虑

地将离散族裔女性带入现代性公共生活，但现代

主义对于如何纾解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危机也莫

衷一是，毕竟《觉醒》中艾德娜夫人最终义无反顾

地走向大海深处，寻求心灵宁静的“游泳”，并不

是解决女性现代性危机的最佳方式。什么才是，

对澳大利亚离散族裔女性而言，答案依然在风

中飘。

三　信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派作家往往将笔墨倾注于不雅之物、丑

恶之事，以追求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并借助对人

物内心惆怅、苦闷心理的细腻刻画反映人类生存

困境与危机。《黑岩白城》以具有深刻探寻意义

的现代性思考过滤了墨尔本都市生活诗情画意的

一面，将笔触深入到墨尔本郊区医院最肮脏、最丑

陋的一面。小说中，骇人听闻的谋杀、战争创伤的

回忆、暴力涂鸦等各种“令人恶心”的画面肆意冲

击着读者眼球，更是通过现代主义美学将现代性

信任缺失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墨尔本郊区医院冷漠的人际关系与冰

冷的工作机制是离散族裔遭遇的现代性信任危机

的一个缩影。在墨尔本，约万发现医院同事之间

几乎没有交流，人际关系冷漠，彼此缺失信任。他

在清理医院墙上、楼梯间上的暴力涂鸦时，内心充

满困惑与迷惘。小说伊始，约万就发现医院一具

女尸从喉咙到腹部被人用手术刀刻上了“灵感”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且刀刀见骨；医院的碗和盘子
上也都被刻上了“狗吃狗”、“命运的主人，宿命的

牺牲品”的现代性含混涂鸦，而这一切是谁干的，

无人知晓，这让约万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涂

鸦博士”。警察在经过各种调查和问讯后无奈地

说“到处都必须安装监控。需要更多保安。更换

新锁”。小说在墨尔本郊区医院人人自危的氛围

中掀开了离散族裔信任缺失处境的现代性危机

序幕。

墨尔本冷漠的人际关系使得约万的妻子苏珊

娜经常梦回塞尔维亚，梦回贝尔格莱德，追忆那里

与墨尔本完全不同的东欧文化，借此消解她在墨

尔本遭遇的信任缺失危机。她回忆起大学参加过

的一场讲座，演讲者米特洛维奇以一段含混、晦涩

的文字激情澎湃地讲述了东欧民族的辉煌历史和

东欧种族优越性：

我们具备一切伟大的可能性……我

给你们展示历史中心之火，所有塞尔维

亚历史、人类发展史、银河系中没有上帝

的行星的历史，都是在欧洲这座黄钟大

吕中烧制出来的，欧洲的黄钟大吕则是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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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这一燃烧的煤球上烧刻出来的，

（众所周知）银河系里只有没有思维能

力的恒星和没有生命的灰尘，所以我们

在熊熊燃烧的血液中，创造了自己的

上帝。

这段有别于传统叙事的现代性陈述阐释了东

欧文化是欧洲文化根基的历史，但盎格鲁－凯尔
特文化显然不愿承认这一点，从而造成了两种文

化间的隔膜，这种文化隔膜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中

人际关系的信任缺失危机。这段现代性修辞叙事

还以捉摸不定的语义揭示了米特洛维奇对“盎格

鲁文化优越论”的愤慨之情，在他看来，东、西欧

文化隔膜滋生的彼此信任缺失危机是导致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波黑战争的一个先导因素。在９０年代
的东欧战争中，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互为对立民

族，东欧各民族间的相互仇恨以个体与个体的敌

对与冲突不断闪回。克罗地亚裔澳大利亚人安特

的成长过程就是憎恨塞尔维亚人的过程，这是其

“身份特性”决定的，也反映了互不信任民族导致

的各民族个体之间的信任危机。

其次，《黑岩白城》展现了战争导致的人际信

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约万夫妇对生活、对他人、

对社会的不信任也源于这场战争，因为战争夺走

了他们仅有的两个孩子的生命，一个四岁的男孩

儿，一个六岁的女孩儿。他们因此变得沉默寡言，

郁郁寡欢，约万更是在信任缺失的氛围中产生了

“活着就是对一切无动于衷”的现代性虚无，可以

说是痛到极处，无法言说。小说对战争造成的平

民心理创伤和整个社会信任的崩塌进行了深刻揭

示，凸显战争对人际信任危机的深层影响。如

“呼吸之火、谋杀、强奸、平民伤亡等一幕幕景象

就像死亡微笑一样在约万的脑海里盘旋，永远难

以消退”，“战争不像恶魔那样可以将自己掩藏起

来，而是将邮递员、理发师、果蔬商，电工和出租车

司机全部肢解成了现代恶魔。一代又一代人的灵

魂就像干草一样被烧毁殆尽”，“人类的生存恐惧

都是人类自己选择的结果，包括他们代表国家将

一切夷为平地的战争决定”等栩栩如生的战争回

忆画面与暗喻修辞都指向了战争导致的人际间彼

此信任缺失的现代性危机。

从人类生存的谱系价值看，在战争中，只有受

害者，没有受益者。那些无数忙碌却不知为何忙

碌的社会民众虽不是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战

争对他们造成的创伤，同样严重。那些因战争而

沦为难民来到多元文化墨尔本的离散族裔对世界

的不信任就是证明。小说中，像约万一样看似侥

幸成为难民来到墨尔本的人，内心有着难以名状

的伤痛与苦楚。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在北

约空袭中被夷为平地充满愤怒，无能为力。小说

第六章，作者以大篇幅描写了北约轰炸对贝尔格

莱德电力设施和供水系统的破坏；北约对贝尔格

莱德动物园的轰炸，更是造成了很多动物的异常

行为，如大量鸟儿弃卵离巢，一只母老虎咬死了自

己三只出生仅三天的幼虎，并咬伤了另外两只，完

全违背了“虎毒不食子”的动物伦理；雕①杀死

了自己全部五个孩子，将最小的给吃了，“不是因

为饥饿，而是因为恐惧”。最令人看似困惑不解

的是，一只孟加拉虎不停咬自己的腿，咬得血肉模

糊。战争对动物各种异常反应的细节描写突出了

战争的生灵涂炭，从侧面烘托出战争对人类造成

的各种难以名状的创伤；另一方面，他们在墨尔本

的生活同样沮丧和绝望。作为亚文化族裔，他们

因为不会讲英语而遭受着如影随形的歧视，这种

身份危机让他们无比哀叹“国破山河在，有家不

能回”的凄凉，为此“满腹心酸无人诉，唯有闭眼

空垂泪”的苏珊娜“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贝尔格

莱德被轰炸的景象”，战争对难民造成的创伤与

后续危机由此窥豹一斑，作家借此表达了对北约

发动东欧战争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刻

批判。

最后，《黑岩白城》将欧美现代主义“迷茫与

含混”危机移置到离散族裔在墨尔本遭遇的信任

缺失危机。由于“含混语言现象背后是所有生存

现实，除此之外，别无其它”②，也就是威廉·燕卜

逊（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ｍｐｓｏｎ）在《含混的七种类型》中曾指
出的“‘含混’（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是指诗人对自己想表达
的真实思想有些犹豫不决，从而使用有多重理解

的句式，给读者可以是这个意思，也可以是另一个

意思，或者两者兼有的模棱两可，简言之，同一句

４５

①

②

雕（ｅａｇｌｅｏｗｌ）：欧洲一种大型猫头鹰。
苏庆辉：《论含混性的本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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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以有好几个意思”①。小说匠心独运的现代

性含混表述揭示了离散族裔信任缺失危机的全部

内涵。无论是“约万的妻子嗓音很尖，尖得就像

打碎了的啤酒瓶”的通感修辞，还是“所有遭罪和

难过在死亡降临的最后时刻是甜蜜的”矛盾修

辞，亦或是“命运的主人，宿命的受害者”的晦涩

修辞等都传递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东欧战争导致的
现代性信任危机。另外，医院墙上充满暴力色彩

的涂鸦和随时在约万脑中奔涌的意识流诗歌恰恰

反映了沃尔夫说的“成熟的作家不会放纵地发泄

愁闷”②，而是一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故意谋

划猥亵情节、艾略特的诗行总是那么晦涩那样，表

达了战争让兄弟反目、亲人成仇的荒诞伦理，将本

就复杂难测的人性推向了互不信任的黑暗深渊。

如果说欧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往往借助含

混、晦涩、猥亵的现代性叙事反映一战给民众造成

的心灵创伤，反映一战之后整个欧洲变成精神

“荒原”的现代性危机，那么《黑岩白城》借助医院

墙上充满暴力、血腥与威胁的现代性涂鸦叙事，则

以一种后现代性艺术形态揭示了墨尔本现代性肮

脏、丑陋背后的人性冷漠，凸显离散族裔在信任缺

失的墨尔本面临的重重现代性危机。

结论

《黑岩白城》是对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东欧战争
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呈现，对深受战争影响沦为

难民的离散族裔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现代性反思。

小说以含混、晦涩的现代性语言凸显了作家对多

元文化语境下离散族裔群体的现代性反思。“当

少数族裔书写在主流文化中被排斥、被边缘化的

时候，恰恰反映了这种‘他者’书写的艰难困境，

因而更应成为文学批评的不可或缺”③，这也是小

说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另一重要原因。当

然，小说以高超的现代性叙事艺术展现了当代墨

尔本离散族裔的现代性生存危机，不仅具有现代

性审美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反映出作家对离散

族裔现代性生存困境的现实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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